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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环境心理学视域下鲍瑟王

儿童文学作品反核思想研究

——— 以 《最后的孩子》为例

江　山，苏含颖
（南昌航空大学 外国语学院，江西 南昌 ３３００６３）

摘要：德国儿童文学家鲍瑟王的小说 《最后的孩子》讲述了核爆炸发生后小主人公罗兰德一家遭受的苦

难经历和心路历程，揭示出遭受核打击后罗兰德等社会个体所表现出的不同心理和行为。如何进行心理

干预、心理调节和心理疏导，让这些社会个体走出困境，恢复良好的生态潜意识，以更好地适应外部环

境变化，尤其是如何正确引导青少年一代能理性对待科技发展，和成年人一起共同担负起应有的社会责

任，致力于世界和平事业，是作家的初衷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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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生态环境心理学是２１世纪初在环境危机时代背
景下由生态心理学和环境心理学这两门学科有机融

合后诞生的一门新学科，它的源头为生态心理学。

生态心理学诞生于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格式塔心理学
家勒温 （Ｋ．Ｌｅｗｉｎ）于１９４４年发表的 《心理生态

学》首次将生态学概念引入心理学研究。三年后，



另一位心理学家巴克 （Ｒ．Ｇ．Ｂａｒｋｅｒ）在美国一小
镇建立中西心理学田野研究站，倡导自然研究方法

和行为背景理论，这标志着生态心理学这门学科的

正式创立。［１］将这一概念和环境心理学有机结合则是

在２０世纪 ８０年代。１９８７年，美国学者杰克布
（Ｊ．Ｊａｃｏｂｓ）在巴克生态心理学研究的基础上，提出
一种与传统心理实验方法不同的研究理论，即环境

心理学理论，该理论注重自然情境下人的行为与环

境之间的作用关系，尤其强调对人的自然行为进行

详细客观的心理描述。［２］在此基础上，环境心理学家

贝尔 （Ｐ．Ａ．Ｂｅｌｌ）在 ２００１年发表的 《环境心理

学》著作中，首次提出唤醒、超负荷、适应水平、

行为约束和应激等环境心理学概念，这为生态环境

心理学的诞生创造了条件。２００４年，生态心理学家
温特 （Ｄ．Ｄ．Ｎ．Ｗｉｎｔｅｒ）等在其发表的著作 《环境

问题中的心理学》中正式明确 “生态环境心理学”

这一概念，其注重研究环境物理量和环境心理量之

间的关系，如环境与人的思维、情感、意志、个性

之间的相互关系，以及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

用规律，其中包括自然环境 （如噪声、温度、风向、

气候、空气污染）和社会环境 （如个人空间、地域

观念、社会风气、社会文化、人际关系）的影响。

此外，环境联想对环境意识和心理的影响，以及环

境污染过程中心理变化对人体传递信息、行为方式

的影响，还有人们在不同环境条件下如何进行心理

自我调节，来适应和创造一种有利于个体发展的环

境等都是这门新学科的主要研究内容。［３］

有鉴于此，将这门研究引入核技术利用不失

为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自１９３８年核分裂发现
以来，核科技发展已走过８４年的发展历史。核科
技发明被公认为是２０世纪最伟大的科技发明之一，
因为它极大地改变了人类历史进程，这其中既包括

对核能的军事利用，如１９４５年美国在日本广岛和
长崎投下两颗原子弹后二战宣告结束，以及２０世
纪６０年代至９０年代这段由苏美两个超级大国不断
以核武器相威胁而导致世界的和平受到严重威胁、

人们恐惧心理不断加深的恐怖历史时期。同时也包

括自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以来人类对核能的民用开发，
这为有效缓解世界能源危机做出了重要贡献。然

而，应看到的是，由于麻痹疏忽和自然灾害，核能

发电还是对人的生命财产安全和环境保护构成严重

威胁，１９７９年美国三里岛、１９８６年苏联切尔诺贝
利和２０１１年日本福岛发生的核电站核泄漏事件更
是震惊了世界。所以，自核科技诞生以来，核技术

就像一把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人们的头顶

上，它要求人们不得不对其安全利用问题进行思

考，并加强防范。这其中，生态环境心理学的引入

可帮助人们有效探索核技术滥用背景下环境物理量

和环境心理量之间的关系，以更好地揭示遭受破坏

的环境对人的心理和行为的作用规律。此外，探究

环境变化给人带来怎样的心理变化，以及应采取怎

样的应对和干预机制，做好心理调节，以便更好地

适应外部环境变化，在当今核科技发展日新月异的

时代，这对于人的生命财产和环境的保护都具有重

要的理论指导意义和重大的社会价值。

同样，将生态环境心理学放置到文学作品中加以

研究既可拓展文学研究视域，又可更好地挖掘作品思

想深度，并体现文学作品的教育功用，尤其是将之植

入生态文学作品，则更能体现这一研究价值。因为生

态文学作品反映的是人与自然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关

系，而且人与自然的不同互动关系都会对各自的进化

发展产生不同的影响。而属于生态文学范畴的核文学

则更能体现这种关系，因为核科技产生的后果是在所

有科技成果运用中可对自然环境产生最大最深刻的影

响，特别是核科技滥用更是会给世界带来灾难性后

果。所以，根据人类历史所发生的许多惨痛教训，结

合自己的丰富想象力等文学虚构形式，世界很多作家

的作品都揭示了这一主题。如核文学鼻祖、英国科幻

作家威尔斯 （Ｈ．Ｇ．Ｗｅｌｓ）的 《获得自由的世界》

（１９１４年）、瑞士剧作家迪伦马特 （Ｆ．Ｄüｒｒｅｎｍａｔｔ）的
《物理学家》 （１９６２年）、日本作家井伏鳟二的 《黑

雨》（１９６５年）、德国作家沃尔夫 （Ｃ．Ｗｏｌｆ）的 《核
事故：一天新闻报道》（１９８８年）等都再现了各种核
爆炸、核泄漏污染等给人类带来的巨大灾难以及他们

所做出的深刻思考。甚至不少作家还因此获得诺贝尔

文学奖，如日本作家大江健三郎的 《广岛札记》

（１９６４年）、德国作家格拉斯 （Ｇ．Ｇｒａｓｓ）的 《母鼠》

（１９８６年）、白俄罗斯女作家阿历克谢耶维奇
（Ｓ．Ａｌｅｘｉｅｖｉｃｈ）的 《切尔诺贝利的回忆，核灾难口述
史》（１９９７年）等，更加突出了核文学这类生态文学
所反映的社会现实的深刻性以及防止核技术滥用的紧

迫性。此外，这些作品也很好地展现了核战争、核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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漏事故发生后人们所表现出的各种心理和行为表现方

式，以及这些社会个体所采取的干预机制和心理调

节，以求更好地生存和长远发展。与上述作家略有不

同的是，德国女作家鲍瑟王 （Ｇ．Ｐａｕｓｅｗａｎｇ）则从生
态潜意识角度出发，专门探索青少年儿童在核灾难面

前所表现出的各种心理变化。也就是说，面对核灾难

发生，处于生命初期的这些生命个体，人们应该如何

去激活他们的生态潜意识，唤醒生态潜意识之内那种

固有的、健康的环境交互性意识；如何寻找各种心理

疗法以治愈人与人之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

间的疏离感，培养出具有心智健全的科技伦理观和道

德责任感的儿童，使他们最终走向生态环境心理的自

我成熟，感受自然万物美好的生命体验，最终让世界

和平与个人幸福感紧密相结合，这是鲍瑟王的初衷所

在。下文将从生态环境心理学角度出发，以作家 《最

后的孩子》这部儿童文学作品为例，重点分析核灾难

发生后青少年儿童心理及行为受到何种影响，以及人

们对他们所做的心理调节和干预机制，以此了解作家

的写作意图，即对核技术滥用的警示和核安全教育的

必要性。这对于社会风险防范和人类下一代健康成长

将起到一个极为重要的启蒙教育作用。

二、核灾难的发生对社会个体尤其是

青少年儿童产生的心理影响

　　和自然灾害发生一样，核灾难发生也具有突发
性、不可预知性和毁灭性这三个共同点。具体地

说，就是当核爆炸或核泄漏发生时，核灾难的出现

往往是突然的、强有力的和不可控制的，它们在很

快时间内产生巨大的破坏性，并给人和其他生命个

体带来混乱甚至毁灭。与自然灾害不同的是，核灾

难也有其自身特点：第一，核灾难爆发的成因不

同。自然力破坏不是其发生的主要因素，更多的则

是人为故意或过失、失误所造成。第二，持续时间

会更长。核辐射不像自然灾害那样来得很突然，又

会很快停止，它对环境的持续影响会非常久，想消

除就需要用很长的时间，长到难以让人类去承受。

第三，可预测程度会变得更难把握。由于核灾难多

是人为故意或疏忽造成，所以对它的控制远比对自

然灾害发生的不可控制性更难预测。第四，灾后社

会群体和个人的反应状态也不尽相同。一些研究发

现，虽然自然灾害发生后会给人们带来消极影响，

如无助、痛苦、悲伤等情绪，但是也能带来很多积

极影响，如社会和人的团结互助、相互关爱，社会

归属感会变得更强。但科技灾难却有所不同，当核

灾难发生时，尽管社会和个体也有互助关爱等表

现，但在心理情绪上，更多表现为挫败、抑郁、诅

咒、痛苦、退缩、麻木、愤怒、绝望等。此外，在

行为表现上，人们为求得生存而往往多表现为自

私、麻木、排斥、拒绝等利己行为，这和人们在自

然灾害中表现出的行为方式存在有很大的不同。

在 《最后的孩子》这部作品中，１３岁的小主
人公罗兰德暑假和父母、姐妹五个人一起从法兰克

福出发，驱车前往外公外婆家所在的一个名叫施威

伯恩的小城度假。途中，一场核爆突袭给德国中部

地区带来灭顶之灾， “树梢后面有一道炫目的光，

白亮又可怕。……之后好一会儿便如同失明了一

般。车窗开着，强烈的热浪冲进了车里。”［４］４在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冷战时期，人们最担心的是苏美两
个超级大国不顾人类生死，随时都有可能发动核战

争，而眼前的一幕让这个担心成为现实，连小罗兰

德也隐约感觉到：“爸爸妈妈猜的是核弹爆

炸。”［４］４尽管他们幸免于难，但路上的所见所闻让

他们恐惧不已。进入施威伯恩小城后，惨象更为可

怕， “一座风景如画、生活惬意、开满鲜花的小

城”到处浓烟滚滚、房屋倒塌，人们惊呼：“世界

末日了！世界末日了！”［４］５他们 “看到医院里挤满

了伤员。”放眼附近的富尔达河谷，也是 “河水里

全是烟灰和尸体。还有富尔达牧场也全是尸体，岸

边灌木林里、芦苇丛、牛圈死去的牛群当中，全都

是掉了皮的烧焦的尸体。”［４］６从这些文字中不难看

出，核灾难发生后所造成的破坏是毁灭性的。由于

妹妹遭受核辐射后没能幸存，全家人变得更为痛

苦。尽管如此，全家人还是没有失去活下去的勇

气，面对灾难，罗兰德毅然去医院做护工。在那

里，他看到的是 “看着地上一排排人，他们一个

挨着一个躺着，不分男的、女的还是小孩，也不分

擦伤的还是烧伤的。大部分人身上都粘着一块块眼

看就要掉的皮肉。有人身子底下是自己的呕吐物，

有人躺在自己的鲜血里。空气中有大小便的气味。

他们快渴死了，呻吟声、叹息声，要水喝的乞求声

飘荡在四周，像波浪一样此起彼伏，一阵声大，一

阵声小，有时突然变成疯狂的叫喊，一直传到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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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４］３８这里，呻吟声、叹息声、乞求声、哭喊

声，是遭受巨大痛苦后人们种种悲观绝望的心理情

绪的一种强烈反应和宣泄。罗兰德将没受过污染的

泉水拎到医院供病人饮用时，一群伤情较轻的伤病

人员则暴露出人性自私的一面，因为 “每提到一

层楼，水桶都遭到一番狂抓乱抢。”［４］７此外，街头

的面包店、食品店、商场、加油站也遭到哄抢，人

性的阴暗面由此显现。

然而，面对这场灾难，很多人还是像罗兰德一

样挺身而出，连敬老院七十多岁的巴尔茨老太太也

去医院照料病人。对此，她感到很欣慰，觉得能在

此时此刻为社会做力所能及的事是一种幸福。面对

罗兰德爸爸妈妈不愿做护工去帮助受伤的人时，另

一位也在帮工的莉萨奶奶则对罗兰德发出了感慨：

“没发生灾难的时候，大家都过得很好，谁也不需

要帮助，于是忘了还要管别人。到了需要援助的时

候，不用个人出面，国家就把这件事包了。所以，

每个人都只想着自己，你爸妈也是。他们是在这个

铁石心肠时代里长大的一群人。”［４］５１－５２正如罗兰德

父亲所说的： “大家都忘了自己受过的良好教育，

忘了 ‘关爱身边人’的伦理。人变成了动物，只

关心自己的吃喝。当然，也没有什么不关系到吃

喝，这自然就会发生到处撕咬的事！在争夺中，只

有最强的人才能活下来。”［４］７在这里，作者想要表

达的意图是，在一个物质极大丰富的社会里往往会

滋生出一批麻木、缺少爱心的个体，他们对别人的

生死无动于衷，只顾及自己，甚至不惜手足相残。

在小说中，作家还通过另一个细节表现出孩子

们认为父辈对下一代不负责任的行为进行谴责：一

群受伤较重的孩子被安置在一个废弃的城堡中，其

中快断气的安德里亚斯临死前在墙上写了 “可恨

的父母” （ＶｅｒｆｌｕｃｈｔｅＥｌｔｅｒｎ）几个诅咒大字，［５］这
既是孩子们对上一代人核科技滥用的强烈谴责，也

是对他们不关心人类下一代的愤怒声讨。核灾难发

生后往往给人带来从未体验过的各种心理情绪障

碍，容易使人产生极端行为，冲动、排他、不顾一

切等以自我为中心的非社会潜意识行为会自然表

露。但同时，意识清醒者则沉着冷静，能迅速做出

正确的判断，在行动上表现出遵纪守法、合乎公序

良知和利他主义行为，如小主人公罗兰德、巴尔茨

老太太和萨莉奶奶等社会个体能时刻关爱他人，这

些都反映了核打击背景下社会、环境和人们所发生

的各种心理变化，特别是从青少年儿童成长角度审

视这些变化会对他们生态潜意识的形成、心理成长

和行动方式等产生重要影响。

三、灾后的心理干预和信心恢复可帮助

青少年儿童进行心理重建

　　如何消除各种心理障碍，恢复内心固有的、健
康的生态潜意识，并积极有效找到治愈人与人之

间、人与家庭之间、人与社会之间渐以疏离的良

方，最终走向心智和人格的成熟，感受美好的生命

体验。女作家在作品中用很多细节对灾后的人们进

行心理干预和调整，治愈他们心中的创伤，这从以

下五个方面可以看出。

第一，以外部环境入手，从大自然恢复生机中寻

找心灵慰藉和精神寄托。在小说结尾处，四年之后，

罗兰德已成长为一个１７岁的成熟的青少年。这期间，
因为听说阿尔卑斯山地区没遭受核辐射，很多当地幸

存的居民 “便动身去了那里”［４］５６，但也有很多外地难

民落脚于此，他们和罗兰德父子一样，曾 “经受一连

串的恐惧”［４］５８，“怕受冻，怕挨饿，怕得病，怕虫

灾”［４］５９。所以，“我们现在哪儿也不去”［４］６０，好在头

年冬天没有人饿死。“自然界经历了可怕的重创，现

在开始慢慢地恢复起来。一些生命力极强的植物又繁

茂丛生了。到了春天，周围城市有了绿色。就连靠近

富尔达的那片区域，也有绿草从灰烬中萌发出

来”［４］１２４。在这里，一年前遭受辐射的大自然在作家

笔下又恢复了生机，这些 “绿”给人带来了希望，也

预示着新生命的诞生和新生活的恢复。

第二，重新恢复生活秩序是治疗心理创伤的重

要手段。首先是恢复生产自救，人们开始种菜和种

土豆。为确保不减产，市民们还积极消灭病虫害，

他们捕捉昆虫，用猎枪射杀野猪。其次，在穿戴方

面，他们也自己动手，尽管现在这个地方 “和过去

第三世界国家的穷人差不多”［４］１４７，但 “女人们还是

把破旧衣服裁改成合身衣服”［４］１４７，以渡此难关。此

外，为告慰亡灵，人们在拾柴火、采坚果或去草场

时，如发现死人，都会 “尽量利用环境，就地掩埋，

给死者造一座坟墓，即使人们不知道死者是谁，哪

怕他们没了全尸，也给死者以最后的尊严。”［４］１４７总

之，尽管没有机器可帮助生产，但人们还是 “不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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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干苦活累活，提水、洗衣、栽种、收获、缝补、

清理废墟，修建设施，一切都自己动手。”［４］１４８为恢

复市政管理，人们又选出了市长，“一旦需要决定什

么事情，他就会召集大家去以前的市政广场。”［４］１４９

让人们参政议政，共同度过一道道难关。

第三，重新开办学校。这既是对罗兰德父子的一

种精神安慰，也是对遭受心理创伤孩子们的一种心理

理疗，更重要的是只有通过教育才能让人们看到希望

和未来。当灾难发生时，罗兰德除了在医院当护工之

外，同时还在废弃城堡中照料受伤的孤儿。他向他们

传授文化知识，由此让这些孤儿获得温暖，他自己也

在心灵上得到很大慰藉。灾难发生后的第二年，由于

原来学校遇袭后被焚毁，罗兰德和父亲一起在旧城堡

一楼重新办起学校。幡然醒悟的父亲决心要以实际行

动反对核战争，教育下一代要热爱和平、珍惜生命，

他招收的４９名学生从６到１４岁不等。“小孩子由我来
照管，爸爸给大孩子上课。他带着他们阅读、书写和

计算，却从不和他们说爆炸的事。”“他从一座座废墟

和垃圾场里为孩子翻找来书写工具和纸张”由于这些

东西太珍贵，所以，“一支都不能浪费，我们尽量节

约使用爆炸之前留下来的东西，因为它们无可替

代。”［４］１４９不仅如此，受感动的很多市民也 “赶来帮

忙。他们很高兴，自己的孩子们又可以上学了。”［４］１５０

除了在学习上教育孩子，在身心抚慰方面，罗兰德父

子也给予他们无微不至的关怀，“很多学生不是土生

土长的施威伯恩人，而是从富尔达周边流落到这里来

的。很多孩子是孤儿。小一点的孩子已不太记得自己

的爸爸妈妈了。有的孩子身上全是伤疤，有的孩子走

路需要拄拐。我的班上有两个孩子失明了，而爸爸班

上有个孩子不能说话，因为他的舌头掉了一块。还有

几个孩子没有头发，还有好几个孩子情绪不稳。许多

孩子早上来上学时都很疲惫，因为他们夜里做了噩

梦。这些孩子几乎没有一个是身体完好、精神健康

的。和他们打交道必须加倍小心，他们太容易哭

了。”［４］１５１有了这样一对充满爱心的父子给予的关怀，

这些幸存者必将很快走出心理阴影，感受到爱的温暖

和生活的美好。

第四，对遭受核打击的致残儿童给予无限同

情。罗兰德目睹了许多孩子因核爆炸致残或死亡，

尤其是看到出生不久后就夭折的畸形的妹妹。所

以，身为一名幸存者，他对这些弱势群体给予了无

限同情，“虽然爆炸后又有孩子出生，但是人口仍

在不断减少。我知道许多人不想要孩子，他们不愿

承担沉重的责任，把孩子生在这样一个破败的世

界。我还知道，有些女人在爆炸后就丧失了生育能

力，更何况，辐射病还一直在肆虐。”［４］１５２对此，遭

受重大精神打击的父亲结合自己夭折的女儿向罗兰

德解释为什么会有畸形的婴儿出生一事：这种胚胎

或婴儿辐射病称为 “遗传伤害”（Ｅｒｂｓｃｈｄｅｎ）。依
此类推，在罗兰德看来，本地及周边地区的新生儿

都不怎么正常。“即使他们活着来到人世，也总带

有各种身体缺陷，比如畸形、失明、聋哑和智障等

问题。”对此，罗兰德寄予了很多同情： “他们击

碎了人们的全部希望。”同时也感到很是哀伤：

“不管施威伯恩人做出多少努力，这些可怜的小生

命还是会死亡，这只不过是时间问题而已。”［４］１５２

第五，重塑上一代人的形象，勇敢地承担社会责

任，让下一代在和平环境中健康成长。上一代人责任

感的缺失成为下一代人遭殃的罪魁祸首，对此罗兰德

深有体会。罗兰德的父亲为了让遭受痛苦的孩子情绪

可以发泄，决心在新开办的学校课堂上让孩子们对

“可恨的父母”进行谴责，一个遭受严重辐射的孩子

因为心理扭曲直接将粉笔扔到罗兰德父亲脸上，嘴里

还喊着： “你！你是杀人犯！”。对于发生的这一幕，

其他孩子会大惑不解，但 “爸爸马上明白了男孩的意

思。”从那时起，“他就再也睡不好觉了。他常在夜里

唉声叹气”。［４］１５３至于为什么发出这样的哀叹，其原因

罗兰德很清楚，是因为像父亲一样的很多长辈的不作

为才导致今天这种局面。儿子本可以指责父亲：“在

爆炸前的几年时间里，面对一些有可能毁灭人类的做

法，他和他那个年纪的大多数人都没有采取任何行

动，只是心安理得地旁观。”［４］１５３他总有一些愚蠢的借

口：“我们又能改变什么呢？”他还曾反复强调说，

“这些武器正是因为可怕才保障了和平。”［４］１５３对于他

和多数成年人而言，舒适和繁荣才是最重要的。他和

他们所有人大概都看到了危险在不断上升，却始终不

愿意承认。可是，“就算我指责了他，又能改变什么

呢？”［４］１５３在这里，作家借罗兰德之口提出一个非常严

肃的问题———回避和贪图安逸决不能消除核危机。不

出声、不反抗只能将下一代推向死亡的深渊，没有责

任担当的上代人必然让下一代遭受更多苦难。在面对

另一个女孩子 “您曾经为和平做过什么事吗？”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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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提问时，惶恐中的父亲 “摇了摇头。没有做辩

解”，［４］１５３这是父亲的良心道德遭受谴责的时刻，也是

他深刻反省并做出实际行动要教育好下一代避免重走

上代人老路的重要一刻。由于死亡的孩子越来越多，

最后只剩一个班级，父亲安排罗兰德接此重任，并补

充道：“他们不会说你是杀人犯。”［４］１５４从这句话中可

以看出，上代人给下一代人造成的心理创伤在孩子们

心中已很难愈合，而且这从罗兰德的思考中也能找到

答案：“是的，我要接手这个班了。我愿意给他们上

课。虽然我还太小，不算真正的老师，而且我也没学

过怎么教书，但是孩子们会接纳我的，因为爆炸之前

我还没有成年。”作为同龄人，罗兰德坚信自己和孩

子们一起可弥合心灵创伤，正如作者在小说结尾以罗

兰德口吻所表述的：“有很多事情比读、写、算更重

要，我无论如何要教会他们：他们应该追求一种没有

抢夺、没有偷窃，也没有残杀的生活。他们应该重新

学习相互尊重，应该在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伸出援

手。他们应该学会互相交流，应该在遇到困难的时候

共同寻求解决方案，而不是拳脚相向。他们应该自觉

地为别人负责。他们应该彼此关爱。他们的世界应该

变成一个和平的世界———哪怕持续不久，也要付出努

力，因为这些孩子是施威伯恩最后的孩子。”［４］１５５在

此，作者点明了主题，如让这些最后的孩子存活下

去，人类就应该对一切非正义行为做坚决抵制和反

抗，只有这样，人类才能拥有希望和未来。

四、加强核技术滥用警示及安全教育对于

青少年儿童成长的重要意义

　　将核爆炸场面放置到小说情节之中展现人性自
私与无私的交锋，同时对没有履行社会责任的父辈

们的谴责，以及对苦难众生的悲悯和对人类尊严的

反思等构成了这部青少年儿童文学作品的主旨内

容。虽然这部小说的内容是灾难刻画，而且灾难场

面甚至显得很残酷，但 “残酷”并非作家可以经

营的噱头，恰恰相反，她要通过这些 “血肉模糊、

焦灼紫黑”的场面和各种心理活动描写来体现作

家用心良苦的警示、劝诫和激励。其警示的目的在

于，不受伦理约束的科技滥用只会给人类带来灾

难，让人类走向万劫不复的深渊；劝诫的目的则在

于，多一些交流合作，多一份关爱，世界将多一份

和平安定；而激励的目的在于，下一代人应从上一

代人的不足中吸取教训，拥有良好的心智思维，主

动承担起维护世界和平的重任。只有这样，人类才

可以永续发展下去，这是作家创作这部作品的目的

所在，正如她所说的：“我们当中有很多人避讳谈

论危险，不愿思考危险，觉得人类毁灭是不可想象

的事。我要通过这部小说，把它变成可以想象的

事。”［６］同时，她也强调，她给自己核灾难小说都

安排以悲剧结尾，其目的还在于 “要让人们看到

希望，因为只有让人们感到不安，让心灵受到触

动，获得启发，他才能面对现实，正视危险，有所

行动，有所作为，否则，以轻松消遣式结束故事只

会让读者一笑而过，很快将所发生的一切抛诸脑

后。”［６］也正因为这部作品从心理活动、心理干预

和心理治愈等生态环境心理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功，

所以这部创作于 １９８３年的作品很快被德国萨克
森·安哈尔特州和北莱茵·威斯特法伦州定为该州

八年级学生必读教材。直至今天，它仍是德国四五

十岁这代人的集体记忆，可见这部作品所产生的重

要影响力，正如一位德国评论家在评价这部作品时

所总结的：“这部作品不是要给人恐惧，而是要给

人勇气；不是要使人变瞎，而是要擦亮人眼睛；不

是要使人变聋，而是要让人的耳朵变得更聪灵；不

是要让人变成哑巴，而是要让人们吐露心声；不是

要让人被动，而是要他们变得更积极主动，尤其是

在促进和平事业方面。”［６］６２－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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